
从《清明上河图》看被遗忘的“界画” 
 

■王彬 

  《清明上河图》的每次亮相都是一场文化盛事。近日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的《清明上河图 3.0》高科技互动展，又一次引发人们对这幅名作的关注。 

  由于生动展现了北宋汴京的城市生活图景，《清明上河图》常被归为“风俗

画”。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界画”的范畴。 

  界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重要却被忽视的一类作品，通过《清明上河图》，让

我们重新认识界画。 

 

 

画史上并无“风俗画”一说 

  由于《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汴京城市生活的百态，为现代研究古代特

别是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等各方面提供了非常翔实而生动的资

料，所以大部分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都将其称为“风俗画”。不过只要留心一下

中国美术史方面的古代典籍就会发现，其实我国古代基本没有“风俗画”这一说

法。在介绍历代画家的特点时，只有诸如擅长“山水”、“树石”或者“花鸟”、“翎

毛”之类，从来没有擅长“风俗画”一说。 

  中国古代从没有单独把“风俗画”作为画种，因此把《清明上河图》称之为

“风俗画”不是特别确切。除了描绘了诸多人物活动外，画家张择端明显将画面



的重点放在了房屋、桥梁和车船之上。 

  更重要的是，在这幅画卷的后面，有诸多后人的题跋，都说张择端擅长“界

画”。其中金代的张著写道：“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

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

《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

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由此可知，张择端字正道，是东武（今山东诸

城）人，年轻的时候书读得不错，来到汴京，后来改学画画，没想到他在这方

面很有天赋，很快就在界画领域闯出名头了，特别善于画船、车、桥等，后来

还进了宋徽宗的画院。 

顾恺之吴道子  都是界画高手 

“界画”是什么？简单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表现对象以建筑为主，包

括车船之类；二是会用到特定的工具——界尺。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物虽不用

器械，但有屋宇之类，是利用器械的。我看是一枝界尺，还有一枝半圆的木

杆，将这靠住毛笔，紧紧捏着，挨了界尺划过去，便既不弯曲，也无粗细了，

这种图谓之界画。” 

  界画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是以类似建筑工程图纸的样式出现的。在战国

时期就有“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的记载。汉代则有 《汉麟阁图》《甘泉

宫图》。南北朝的时候，很多画家参与到佛教建筑的设计绘画之中。早期的界画

之所以作为建筑工程图纸，因为从整体布局，到榫卯结构，都不可以有差错，

必须非常仔细。 

  自汉魏六朝以来，一直有大画家擅长画这类画，比如六朝的陆探微和顾恺

之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们逐渐提高并丰富了界画的一些技法。唐代“画圣”吴



道子则能“不假界笔直尺”，徒手就可以画出界画。正是由于这些大画家的存

在，促使界画的艺术性逐步加强，使其脱离了建筑工程图纸的原始形态，进而

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晚唐到宋元年间，是界画发展的黄金阶段。界画基本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

景和山水画点缀的尴尬地位，成了独立的画科，一般以楼阁为主体、山水为背

景、人物舟车为点缀。在同时期的艺术典籍，例如北宋刘道醇的《五代名画补

遗》中，就专门设有“屋木门”，《宣和画谱》中设“宫室”一门，并把“舟车”附在

这里，并且罗列了唐尹继昭，五代胡翼、卫贤，宋郭忠恕几位代表性画家。 

  到了元代，书画典籍里正式出现了“界画”的称谓。盛熙明《图画考》中记

载：“今之画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画，分成斗栱”。又如汤垢的《古今画鉴》

中写道：“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 

从虹桥到普庆桥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是沿着汴河展开的，张择端将河上的各种船只描绘

得细致入微：有的船装满货物，吃水很深，有的则已经卸完货了，吃水就浅。

船上的窗户、做饭的地方，乃至船帮上的铆钉，都画得非常仔细。 

  画家郭忠恕所画的《雪霁江行图》也是一幅非常知名的界画，《圣朝名画

评》中评价他的界画为“一时之绝”。郭忠恕在这幅画中描绘了大雪天里的两艘

船。与《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只相比较一下，两者的表现手法非常接近，但就

画面而言，《清明上河图》则更胜一筹。一是《清明上河图》的叙事结构宏大，

画面上不同类型的船只较多，角度也不尽相同，吸引观众的细节更多；二是从

技法层面来看，《雪霁江行图》的线条比较统一，四平八稳，而《清明上河图》

上船只的线条不仅劲挺连绵，其中还多了一丝轻重缓急的粗细变化，虽然不是



特别明显，却足以使得画面更显生动。 

  《清明上河图》中横跨汴水两岸的木结构虹桥是全画的“画眼”，它不仅浓

缩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也代表着我国古桥梁建筑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东京

梦华录》云：“自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

宛如飞虹。”这座没有桥墩的虹桥在当年的汴京是真实存在的，为了保障漕运、

方便大型船只的往来，北宋官员陈希亮发明了这种建造样式的桥。汴京的虹桥

与河北的安济桥（即赵州桥）、泉州的万安桥、梅州的广济桥并称于世。可惜的

是，赵州桥、万安桥、广济桥至今尚存，偏偏这座虹桥已经湮灭。幸亏《清明

上河图》中对虹桥有精准的描绘，1999 年，根据这幅画以及其他历史记载，桥

梁专家在上海青浦的金泽古镇建造了一座完全按照虹桥原样复原的桥，名为普

庆桥。 

  除了《清明上河图》，张择端还画过一幅知名的界画——《西湖争标图》。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作品，原名《龙舟图》，后来在画面的角落里发现有“张择

端进呈”字样，结合文献考据，推断这件作品可能是张择端的《西湖争标图》。

不过，由于画风和《清明上河图》存在差异，故推断是南宋人的摹本。 

  这幅画中的西湖并非杭州的西湖，而是当时汴京城北的金明池，原来是用

来训练水军的，后来逐渐演变成供皇家水上娱乐的地方。《西湖争标图》 描绘

的是清明时节皇室在宫廷御苑金明池举办的龙舟大赛。而《清明上河图》描绘

的则是北宋汴京城内的百姓生活，两图互相关联，分别完整地反映了三月里宫

外和宫内的民俗场景。和《西湖争标图》相似的作品还有元代王振鹏的《龙池

竞渡图》和《龙舟夺标图》，这两张画都是界画。 

科技发展的见证 



综上所述，用“风俗画”来定义《清明上河图》并不是特别准确，它在很大

程度上属于界画的范畴。 

界画由来已久，伴随着中国画的诞生就出现了，最早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

及类似于建筑工程图纸的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后，作为中国绘画科目中打

头的山水画与打底的界画，逐渐联系紧密了起来，山水借助界画而完善，界画

则依附山水而成立，两者之间的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绘画形态。 

  历史上有许多画家以山水或人物著名，但他们的界画其实也画得很好，比

如“南宋四大家”中的马远和刘松年。元代著名的界画高手有李容瑾、夏永等。

明代有不少关于园林及纪游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为界画范围。 

  界画描绘的对象大部分是建筑、车、船、桥梁，乃至一些机械装置，使得

界画的绘画方式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宣和画谱》中讲到晚唐界画名家

尹继昭时说：“隐算学家乘除法于其间”。意思就是画界画是需要有数学基础在

里面的。宋元时期，中国的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界画也在这一阶段发展到

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元代，有不少画家本身就是科学家，他们以科学的精谨来

对待艺术，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比如任仁发是水利专家，何澄是建筑专

家，郭守敬是天文学家，赵衷、王珪及明初的王履是医学专家。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界画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建筑、桥梁、船只、

车具，乃至例如水磨等大型机械装置，除了依托典籍史料中的记载以外，还可

以从界画中找到直观的形象。 

 

来源：《解放日报》2018 年 07 月 20 日 p16：解放周末/悦赏·广告   


